
进山寻柴，是四十多年前韩店周边人，烧锅

做饭，挣油盐钱的营生。砍丛生灌木或林中干枯

不倒的“立死杆”，家乡人叫“寻柴”。因为灌木要

找枝条上刺少的，立死杆要在高大的桦树、青树

和松树林中去找，所以叫“寻柴”最切实际。

父亲寻柴，去的是花崖河、佛沟脑、光顶子

河、盐场子、高窑子、邓家崖等属石桥林场管护的

山林。离家最近的花崖河要20多里，最远的邓家

崖要30多里。

每次寻柴，都要相约几个同去，一路也好有

个照应。夜里鸡叫头茬，父亲从热炕上翻起来，

喝一碗母亲准备的菜糊汤泡漠，裹上毛裢子，穿

上麻鞋，将大把小股的绳子在架子车框交叉拉几

道，把斧子夹在绳中间翻转绞紧，以防丢了寻柴

的家什，再绑好装馍馍的褡裢，咣当开门，拉上架

子车，披星戴月，咯当当，向山里走去。熟睡中的

我被开门声惊醒，静静听着父亲架子车远去的声

音，又一次回到梦乡。

当时的华庄公路是土沙路，坑坑窝窝加上沙

砾，一点也不平整。一路上，还有小河子、王家崖

河和南峪沟口，都没有桥，靠踩列石（一溜高过水

面且合行人步幅的踏脚石）过河。借着星月的亮

光，看清楚踩准了，干脚过河；看不清踩偏了，“扑

嗵”一声栽到河里，毛裢子里很快就灌满了水。

春夏跌到河里，水凉是凉，却不刺骨，走着走着也

就干了；秋冬灌了水，秋天透骨的冷，寒冬毛裢子

和麻鞋结起冰，刷啦刷啦，响彻一路。腿脚冻得

僵硬麻木，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这

样的光景，父亲不知过了多少个寒冬。

从家里到寻柴的地方，一般走三四个小时。

多数是到地方，天没放亮，山林还没有从夜里走

出来，起伏着黑乎乎的轮廓。父亲一伙，就边吃

馍边等天亮。冬天天亮得迟，寒夜冷风，褡裢里

的馍冻成了冰疙瘩，于是生一堆火，烤馍取暖。

山里生火，柴草多，一阵浓烟过去，呼噜噜，火焰

窜起来，一高一低，忽闪忽不已，照亮脸面，温暖

了身子。有掉到河里的，结冰的毛裢麻鞋，不一

会儿，烤得热气腾腾，很快也就干了。

歇过几十里路的乏气，吃饱了馍，天渐渐亮

起来，林子的眉眼清朗多了。取下绳子缠在腰

上，提上斧头钐刀，攀林中小道上山，开始砍柴。

砍柴，林场有规定。活着的树木一律不准

砍，立死杆也只能砍比胳膊腕儿细的。粗的当椽

子卖，由林场统一经营。灌木丛，大多砍的是干

死的野刺梨，沙棘浑身是刺，不好砍也不好烧。

父亲寻柴，力气过人，也有眼窍。先是砍数根又

粗又直能当椽子的，再砍细的。砍得够多了，捆

柴捆时，寻几根擀面杖粗细又有韧劲的活枝条，

一头脚踏死，一头折成半圆，双手握紧旋转，直转

到枝条柔软近于绳索。这叫拧要。一捆柴两道

要，铺排开来，先摆几层细的，然后把能当椽子的

夹在中间，隐蔽严实，防止林场检查人员看见，没

收。到捆起三四捆，天气已过中午，饥渴困乏至

极，便拉一捆下山。山下，溪水淙淙，清澈可人。

放在如今，便是天然的矿泉水。父亲双膝一跪，

头一扎，张口就饮。大冬天砸个窟窿，也是这个

喝法。解了渴，吃馍填饱了肚子，便卷一根旱烟

棒，吐着白白的烟圈儿，斜躺着身子，舒舒服服地

望着刚下来的山和林子。这样歇缓一仗，腿脚精

神来了，复上山钻林，拉剩下的几捆柴。

三四大捆柴，高垒高垒一架子车。车胎压得

瘪瘪的，车轮转一圈，缓慢而吃力。回来的路上，

父亲便落在同去寻柴人的后头。我最爱接山来

一一顺进山的路，半道上帮拉车叫接山来。下午

放学，回家拿上馍，与寻柴人家接山来的结伴，一

路又说又笑。常常是同去的伙伴都接上了，一问

父亲，还在后头呢。不见父亲，形单影只的我，又

焦急又害怕，只好不停的往进山的路上走。一接

上，看见父亲像老牛似的埋头拉车的样子，看见

他脊背地图似的汗渍，看见他粘有山里泥土被汗

水冲涮得深一道浅一道的脸庞，我一句话也说不

出，赶忙抽出车杆上已绑好的绳子，挽个圈，套在

自己肩上，狠劲拉，拉起山一样沉重的车。原本

深深勒进父亲肩上的拉绳，浅多了，父亲深深弯

着的腰也直了些。见父亲抬起了头，我心里也轻

松多了。边走边问寻柴的见闻，也就知道并记住

了父亲寻柴的所有经过。记得有一次接山来，快

到石桥林场才接上。实扎扎一车柴，压爆了一侧

车胎。父亲怕损坏没了气的蔫胎，卸下来，在光

身的车轮凹槽里缠上几圈绳子应敷。一侧是有

气的胎，一侧是硬对硬的缠了麻绳的铁轮，车子

走起来像跛脚的人，一瘸一拐。拉车的父亲一步

一喘，吃力至极。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担

心的母亲心疼又自豪地说.“你大大恨不得把山拉

回来！”

寻一回柴，细的做柴火，烧锅做饭。用心眼

夹带的粗的，当椽子偷偷卖了，灯盏的油，吃饭的

盐，身上的穿戴，还有我们弟兄上学的笔墨本子，

就都有了着落。正是父亲一趟趟进山，拉回一车

车薪柴，成了坚实的靠山，一家人才度过了那些

艰难岁月。

这样的日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

家实施以煤置薪才结束。现在老家都烧煤烧气

烧电，进山寻柴已成往事。

父亲已离我们远去，但父亲寻柴的样子和山

一般的柴车，依然压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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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父亲的山山
□□ 刘本本刘本本

晚上睡不着觉，从书橱上轻轻地拿下陶瓷罐，

一样一样地翻看多年来珍藏的小物件。当看到一

片表面灰褐色、内部黄棕色的独活时，似有隐隐的

药香，悄然袭上心头，并不断地蔓延。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周末，去初中同学父亲的中

医诊所玩，见靠北墙的药橱上，一层层的小抽屉写

着一个个陌生的中草药名。我好奇地逐一看着药

名，天麻、元胡、元参、伏风、细辛、川芎……正看

得有趣，见一缕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格，斜照在一个

小抽屉上，给黑底白字的小抽屉镀上一层温暖的金

色，一个特别的药名“独活”跃入眼帘，心弦瞬间被

拨动。我感觉这必定蕴藏着某种不可知的玄妙，于

是，和同学的父亲要了一片。

望着手中的独活，我问同学的父亲：“这味药为

什么取了个这么奇特的名字？”

“传说此草一茎直上，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

动，倔强渗透到骨子里，祖宗们便油然生出一股绵

绵不觉的爱意，欣欣然将其定名为独活。此药有特

异香气，味苦、辛、微麻舌，能祛风除湿，痛痹止痛。”

同学的父亲娓娓道来。

回到家，我把独活放到陶瓷罐里，并时不时拿

出来看一看、嗅一嗅，像探望一个神交已久的朋友。

那时的我，还没饱经世事，只觉得这名字蕴含

着深意，但却十分抽象。

工作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阅读了英国小

说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创作的小说《月亮和六便

士》。小说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

为素材，再现了保罗·高更在孤独中仿徨，在孤独中

冲突，在孤独中生成，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在孤独

中实现了灵魂的自由。保罗·高更在荒凉的孤岛

上，用生命画出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

们向何处去？》的巅峰之作。这幅画是他对人生的

总结，也代表着他最后的彻悟，也让他的灵魂在解

脱和升华中得到了涅槃。

“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

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

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

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

——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

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小说里的这句

话，为独活做了最好的注解。那就是不被自然事物

所左右，不依附、不盲从、不屈服，超凡脱俗。不问

前身后世，不附炎趋势，不慕荣华富贵。“一茎直上，

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只求活得自在，活得洒

脱，活得痛快。做最真实的自己，将生命变成一场

内心的修行。

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月亮和六便士》，我心

中的独活具体了。

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经过时光的砥砺和淘

洗，这片独活成为我心中的“药”，时刻提醒我“一

茎直上，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在我受伤时，为

我“祛风除湿，痛痹止痛。”让我活得有个性、有尊

严、有底气。

有一味中药叫独活
□ 杨金坤

赞三杰凯旋赞三杰凯旋 完美归来完美归来

飘然一朵伞花开，

探秘神舱下九垓。

直降苍原圆大梦，

“感觉良好”称高怀。

金风送爽巡天去，

春景和明载誉来。

别了人间三季侯，

星星快快暖吾孩！

（心莲涵玉）

伟大的果蔬和五谷伟大的果蔬和五谷

在四月，我看见桃树

杏树梨树柿树

枣树苹果树橘子树等

还有豌豆蚕豆土豆

油菜小麦和大麦……

都分娩了——有的枝生

有的根生，有的顶生

那些娇嫩的果实

像婴儿一样可亲可爱

令人不舍碰触

可以说，四月

是分娩季，是诞生季

而四月我已老

可我同样经历过分娩

经历过诞生

果蔬和五谷们像天下母亲

不说孕育的艰辛

不诉分娩的疼痛

但那分娩的自豪和光荣

那诞生的向往和希望

与人类一样

充满寄托，充满传承

甚至，它们的分娩与诞生

支撑着人类的延续

尤其崇高，尤其伟大

向四月的果蔬和五谷

——致敬

（张绍国）

吃相，指吃喝时的姿态、样子。《礼记》中说：“夫

礼之初，始诸饮食。”记得我小时候，物质条件贫乏，

肚子好像无底洞，一有吃食，遂狼吞虎咽塞之，吃相

实在难看。

春秋时期的孔子，对饮食礼仪很讲究。席子

摆得歪歪斜斜的不坐，肉割得不是方方正正的不

吃。他还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要选择优质

的食材，还要注重刀工和烹调方法，总之是越精细

越好。

北宋诗人晏殊的吃相很文雅。据说他每顿饭只

吃半个薄面饼，先用筷子慢慢把面饼卷起來，然后抽

出筷子，手指轻轻捏住面饼的一头，细嚼慢咽地吃。

我揣测，如果人在困境时，饿了几天没吃饭，

再谈吃相，就显得有些苍白。比如孔子在郑国与

弟子走散，累累若丧家之狗时，“穷乎陈蔡之间，黎

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时，是否还顾得上这般讲

究？再说晏殊，少年得志,，被称为太平宰相，一生

富贵安逸，自然能吃出些闲情品味来。倘若换作

“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的杜甫，能否吃得起这

份优雅？

书上还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曾国藩曾遭诬陷入

狱。第一次吃牢饭，他看着那个黑糊糊的窝头和一

碗浑浊浊的水，尽管早已饥肠辘辘，但还是把“饭”

推向一边。狱卒来取饭篮子，见饭菜没动，冷笑了

两声说：“第一次没人吃，第二次没人剩。”果然，第

二次送饭时，曾国藩不仅把碜牙的黑窝头吃了个精

光，那浑浑的汤水也喝得有滋有味。

吃相这事，说小也小，是个人习惯，说大也大，

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性情，一种修养。

作家池莉在《爱惜》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在

吃自助餐时，见到有些著名作家大盘拿菜，高堆满

上，杯盘狼藉。她说：“见不得如此贪馋相，饭后我

是连此人的作品都不会再看得上了。”俗话说：“相

由心生”，一个吃相贪婪不知足的人，人品自然难以

恭维，作品又能给人带来多少美的教谕？

我倒是喜爱那种随意朴实的吃相，那是一种对

食物的感恩和尊重。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曾描

述穷苦人吃烙饼的事：“如果有两张家常饼，配上一

盘摊鸡蛋，把蛋放在饼上，卷起来，竖立之，双手扶

着，张开大嘴，左一口、右一口，中间再一口，那简直

是无与伦比的一顿丰盛大餐。”

《清稗类钞》里讲了一个叫达椿的人，乾隆时的

大臣，吃东西撑死了，挺没出息的。个人觉得，吃

相，不能太过随性，也不必刻意去渲染优雅。总体

而言，做到不叫旁人侧目，感觉舒服，即可。

闲 说 吃 相 □ 乔兆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教师待遇低，男老

师找对象颇有些困难。教语文的卢老师相

亲十几次还未成功，我们都替他着急。卢老

师长相帅气，儒雅中透出浓浓的书卷气，是

学校教师中公认的博学之人。

正在我们忙着给卢老师广撒网介绍对

象时，卢老师和他的高中同学雪芳谈起了恋

爱，不久便闪婚了。雪芳在一家工厂上班，

三班倒流水线工人，家离工厂很远，骑摩托

车需要半个小时，雪芳白天坐公交车上下

班，赶上下中班和上早班，就由卢老师骑着

摩托车接送。

雪芳晚 12 点下中班，卢老师怕半路摩

托车出现故障，便提前从家里出发，到雪芳

单位食堂坐着等。卢老师和雪芳谈恋爱时，

雪芳就请他去单位食堂吃过饭，食堂主要为

本厂职工服务，也对外营业。雪芳单位职工

三班倒，食堂 24 小时营业。卢老师和雪芳

约好了，他俩在食堂碰头。

后来，卢老师接雪芳下中班的时间越来越

提前，有一次我见他学校放学后就骑车直奔雪

芳单位。我问他，去那么早干吗？他回答，看

书。

我们都挺佩服卢老师的学习精神，在食

堂看书，学习等人两不误。功夫不负有心

人，卢老师三年拿出了专科文凭，后来又通

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本科文凭。几年后又考

上了省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十年时间完成了

学历三连跳。

和卢老师谈起这些，他说，刚开始去接

雪芳时并无在食堂学习的念头，有时提早去

了，坐在食堂，一个人点一菜一饭，吃完后没

地去，干坐在食堂有些尴尬，便随手拿了一

本书，坐在那里边看边等。后来发现食堂是

个看书学习的好地方，自己更能集中精力看

书，在家里学习容易分神，一会儿想看看电

视，一会儿想躺沙发上眯一会儿，还得一会

儿一看表，怕耽误了接雪芳。在食堂就不同

了，雪芳单位的人他熟悉的没几个，就食堂

几位工作人员熟悉，时间久了，他们一见卢

老师便问，又来学习啦？弄得卢老师不学习

干坐食堂好像不务正业似的。

现在好多年轻人爱去咖啡馆看书或写

东西，说是这个区别于家和办公室的“第三

空间”能摆脱家庭和工作困扰，更能激发创

作热情。想起来，这个和当年卢老师的深夜

食堂学习有一拼，不同的是卢老师的“第三

空间”离爱人更近，那些深夜学完的一本又

一本书籍，有知识也有爱的甜蜜，让卢老师

爱情学业双丰收。

深
夜
食
堂
的
书

□
李
秀
芹

疫情当下，为了支持防疫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出门，家

人商量着囤一些生活物资。大家各抒己见，说出自己需要

的物品，当然吃的东西占多数，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可

是，看着长长的购物清单，大家又发了愁——这恐怕一车

都拉不完，怎么运回来都是难事！

就这还没统计完呢，母亲还没有说出她需要的东西。

面对我们的询问，母亲微微笑着说：“我啥都不缺。”怎么

能不缺呢？衣物可以暂时不买，吃的总得要一些吧。母亲

摆手：“吃的更不需要担心，家里还有两大袋面粉，吃两三

个月没有问题。我还存了一些大白菜和萝卜，足够一个冬

天吃了。”

这就够了？我们大吃一惊。母亲点头，足够了。

母亲告诉我们，她大半辈子生活在北方的乡下。小时

候，白面都很难吃饱，常常用野菜和玉米面、红薯等粗

粮充饥。尤其是到冬天，物资更加匮乏，除了菠菜外

几乎见不到绿叶蔬菜，吃的最多的就是自家种的大白

菜、萝卜，还有少数的土豆。很多人家会在腌菜缸里

腌一缸咸菜，那就是全家人下饭的东西了。在那样的

年代，人们的需求很简单，只要能解决基本的温饱就

可以满足。

母亲说的情况，我在很小的时候也经历过，所以比较

容易理解母亲的说法。不过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从生

下来就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的问题，在他们的概念里，

肉、蛋、奶、水果、蔬菜等等都应该是生活必需品，缺一不

可，只要稍有短缺，就会受不了，觉得太过“匮乏”，日子没

有办法过下去。但事实上，现在所谓的“匮乏”在几十年

前的人们看来已经是极大的富足了。

“有白菜的时候吃白菜，有萝卜的时候吃萝卜，不管怎

么样，生活总能继续下去的。”母亲说。是呀，我们当然喜

欢富足的生活，但也应该具备豁达、乐观的心态，能够接

受偶尔在特殊状况下的“匮乏”，多一些坚强与韧性。

就像母亲说得那样，有白菜吃白菜，有萝卜吃萝卜。

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然而却是历经世事与沧桑之后，

得出的一个朴素、通透且实用的人生哲学。

有白菜吃白菜有白菜吃白菜 □ 张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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